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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而过的列车

奔驰而过的列车
一条青绿色巨龙
驮着万年冰号，在高原上
吹奏，吹奏我梦中之雪
披挂上阵，挥舞
旋转如花的风轮

多少次在心中描绘
坚硬冻土层深处
是否，藏有亿万年前的铁磁
可以牢固吸住
两条瘦瘦的高原之腿
让青海和西藏
不再孤独不再沉闷

我这样想的时候
一阵风吹皱了高原，雪被
覆盖大地，如钢铁手指
死死勒住雪域胸膛
捆绑紧雪水喂养的草地
冬虫夏草模样的列车
长笛一声，朝拜进拉萨

黑夜里那群繁星

低低的笑脸相迎
低低的光芒四射
就连说话声音，也不敢在风中
大肆渲染

黑夜是一群乌鸦聚会
星之嘴，诉说高原前世今生
让我冰凉让我疼痛
眼，岂敢怠慢
更深的黑夜

一颗失眠的心脏急剧跳动
所有冰河都在沸腾
都在，高原的山脊下涌动

我多么需要对话
需要，用手紧紧抓住
那群繁星的尾巴

鱼游走在灵魂天堂

鱼游走在灵魂天堂
蓝色冰河
搭建水晶宫殿
鱼呼吸自由而欢畅
我行走，如一炷燃烧香火
在灵魂对视天空的一瞬
惊悸颤栗

鱼在清浅水中飞翔
旋转，时而端坐
阳光普照的岸边
时而泅渡，冰封水寒的宫殿
安静地倾听雪神问候
虔诚诵念
心中佛经

鱼快活游走河的深处，游走
亿万斯年用冰酿制的蜜罐

看着一块石头老去

回到一幅画里
看着一块石头老去

我确认，这块经年的石头
被岁月磨去了棱角
在高原上，风就是磨刀石
风是一切存在的博导
学识深厚，经验老道
风就是敬仰和经音
容不得雨雪侵扰
正如那块经年的石头
在月亮升起，太阳还没落山
开口说话的时候
风恨恨地扇了一下石头耳光
那面冰凉的脸
从此，肿胀起来
偶尔塌陷，也会成为一种
虚怀，在蓝天照耀之时
从此，更加沉默
即便沙尘暴怜惜多年
也要低下身子骨
对于一座雄壮高原
我始终认为
石头，它一直弓着身子
和自己说话
它忘记了颜面
也忘记了时间
自顾自地，抱紧双膝

绿色入梦冬天的高原

雪线以下，高原在冬天

安然入睡，梦是一帘雪幕
隔断往事和记忆
大地浸染绿色幻境
画布一样翻卷开去

我断定天际深处
季节收藏了画笔
她要歇息歇息，不再涂染
那些苍茫和空旷
她要让高原披上婚纱
真正做一回，美丽新娘

这是我的愿望
也是，高原的归宿
雪线一下，欣然入睡的梦
很快插上了
绿色翅膀

风吹过藏北大地

多么熟悉，风吹过藏北大地
那些山峦、草地、河流和牛羊
都被风吹奏，还有五彩经幡
远远地向你招手

我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
常被风吹动，走过日月山川
黑黑的脸庞上
更加深刻出几折褶皱

风就这么经年地吹
藏北大地疼痛得咬紧了冰齿
有时也吼出声来，狼嚎一般
或者成群的乌鸦鸣叫

我忍不住自己耳朵
忍不住黑夜的黑和白昼的白
偶尔也会激情奔放，在阳光
还没升起的时刻，允许风把自己
吹成一粒飞舞的黄沙

作者单位：二十局集团

写下这个标题， 却不知再写些什么。
此刻， 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
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朋友，有你，真的
很好！

曾看到一篇写“朋友”的文章，说：朋
友，不是经常陪在你身边的人，但当你遇
到困难时，一定是站在你身后的人。 细细
咂摸，不得不说：经典！

朋友花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 她
是一位老铁道兵家属，虽不是同事近邻，却
同有好强个性，自是一拍即合，交往自然多
了起来，后来竟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花好强又能干。 自学了裁缝，开了裁
缝铺， 经过了在工厂和小店打工的日子
后，她终于鼓足勇气凑足了钱，自己包店
面当起了老板。 老公在项目上班，她一个
人拉扯着两个孩子， 每天忙里忙外的，但
一切都打理得井然有序。

花善良又乐观。从认识她那天起，就没
见过她有什么烦心事， 整天忙忙叨叨又乐
乐呵呵的， 即使这么多年没有住上自己买
的房子，依然想着怎么能帮助别人，如何为
他人排忧解难。 我就是她的受助人之一。

儿子小时经常生病，动不动就高烧不
退，我一边要忙着工作和家务，一边要奔
走在医院和幼儿园之间。 花得知我的情况
后，主动到我家帮我照看孩子、料理家务。
此时，她患股骨头坏死已经近一年，行动
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花是个永远闲不住的人，每天一早到
我家后，就开始了一天的忙忙碌碌，扫地、
拖地、擦桌子、洗衣服、买菜做饭，她一边拄
着拐杖一边进进出出。春天，我家小院里可
以种些蔬菜， 前期的翻土、 播种是我和老
公，后期的栽苗、除草、浇水总是她。为了帮
我节省水费， 她总是将洗菜的水积存在水
桶里，让我们下班回家后去浇地，而蔬菜收
获后，她从不为自家拿取一棵菜。

花也是个“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好”
的人，她在我家帮了我一年多，就倾注了
一年多的心血。 她闲暇时间就研究菜谱，
想着怎么能够做菜更加营养美味，让儿子
胃口大开、多进美食。 儿子什么时候冷了、
饿了、渴了，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早晚
应该注意些什么， 她比我考虑得还要细。
有时我出差采访， 她住在我家照看儿子，
晚上随时查看孩子的动静，生怕孩子踢被
子受凉感冒。

时至今日， 儿子已经上小学五年级，
不再需要她的细心呵护，她依然把他当成
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每当我因工作走不
开，只需一个电话，她无论在哪里、有多
远，都会放下手头的事，立刻到学校接儿
子。 根据季节的变化，她会经常发短信提
醒我， 注意给孩子增减衣服防止生病，或
注意孩子饮食饮水防止上火。 她就像对待
家人一样关心牵挂着我，一声简单的问候
融入的是浓浓的情谊。

有一年父母来北京看病，恰逢儿子患
肺炎住院， 我每天既要带父亲到城里查
病，回来后还要到病房照看孩子。“屋漏偏
逢连夜雨”，母亲因着急也身染肺炎，必须
每日到医院输液，身体并不好的花忙完家
务后就去医院陪着我母亲。 医院大厅里人
满为患、病毒肆虐，每日三四个小时的陪
护也是一种煎熬。 就这样，母亲生病输液
10天，她就在医院里无怨无悔陪了 10天。

她就像大姐一样关照着我和我的家
人，因我的快乐而快乐、我的悲伤而悲伤，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关注和支持， 在我
需要的时候给予我慰藉和帮助， 让我深切
感受到：在人生经历波折和坎坷时，最需要
的不是物质的支撑，而是精神上的抚慰。

程是一家大报社的记者，认识她纯属
工作需要。 永远记得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蓬松的短发，一副阔大的墨镜遮住近半张
脸。 互相介绍认识后，她显得有点傲慢，几
天陪同采访下来也没说多少话。 真正熟识
起来是看了她的博客，里面谈到她采访的
一位耳鼻喉科专家， 那时我儿子正患此
病，辗转了多家医院，遂给她发了短信希

望能够帮忙引荐，没想到她很爽快地答应
了，还亲自陪同我们到医院问诊。 后来又
邀约一起去四川一个项目采访，她也欣然
应允。 一路上她再没有了先前我认为的
“傲慢”，非常亲切随和，没有任何架子，我
们相处起来自然少了拘谨而多了默契。

也许是同行，所以惺惺相惜。 一段时
间里我流连于她的博客， 里面记录着成
功人士的奋斗足迹， 也记载着邻里朋友
的悲欢离合，既有每日的所见所闻，又有
自己的所思所悟。 她的文笔如她的为人
一样亲和随性， 在平淡无奇的叙述中给
人以赏心悦目之感。 我曾经刻意地模仿
她的写作手法，自我感觉也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在写通讯稿件时， 文字的运用也
“软”了下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

因自己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所以看到
一篇好文章后总忍不住与人分享。 那段时
间每看到她的作品，总是与她就其中精彩
片段聊上很长时间。 不知是我们志趣相投
还是她不忍拂了我的心意，总之她不厌其
烦地听着我的絮絮叨叨，友谊就在相互的
接触中慢慢生根发芽。

程是个见多识广、交际广泛、人缘极
好的人，也是个极善良、很好相处的人。她
最见不得的就是朋友遇到困难，看到朋友
难受比她自己遇到难事更难过，她总是想
方设法、尽自己所能帮衬朋友，无论是心
灵上的安慰抑或是精神上的支持。与她在
一起，她的电话总是很多，大多都是请她
帮忙的，她的语气都是温言软语的，很客
气，也很真诚。

她在博客里这样说：“选择首先是一
种对生活方式、态度的选择，包括善意地
活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什么挫折
或欺骗，都选择善意，坚持善意，因为善意
是我对自己人生的选择，跟际遇和人情无
关， 是我自己出于如何让自己活得舒畅、
健康的一种选择。 ”

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实在压
抑无处诉说时，我就会讲给她听。 之后，她
常常有空没空地给我发信息，生怕我为此
事影响了心境影响了生活。 那时那刻，我
深深体味到了幸福的滋味。 将心里的感激
通过微信发出后，她很快就回信了，她说：
“你不必跟我客气，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
家人。 ”听到这段话时，我的眼睛不由地又
一次被泪水打湿。 如果说在认识的人中，
谁能同时担当老师、朋友、家人的角色，那
我的答案必定是程。

“以后，你对人都要这样，让人高兴、
给人安慰。 不光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对
谁都要这样。 ”这是她的《湖边课堂》中大
侠老师对她说的话。 我想她做到了，不仅
是对我或是他人，她都是这样做的。 而我
更为幸运，因是她的朋友，我得到了她更
多的关心和眷顾。

有本书中说，友情总是默默地守候在
某个不起眼儿的角落里，在你欢喜的时候
为你开心；在你郁闷的时候，就会义无反
顾地走到你身边，给你安慰。 也有人说，纯
真友谊，是在别人孤独的时候，送上一束
鲜花， 而不是在别人门庭若市的时候，随
声附和。

其实我身边还有很多诸如花和程的
好朋友，她们默默关心着我、鼓励着我，给
我传递着温暖和体贴。 无论我身处何时何
地，我都能感受到有双眼睛在默默关注着
我，有颗心因我而别样跳动。 她们就像风
筝的一根引线， 时时牵动着我的心弦，让
我不感觉孤单和寂寞。

静思中，我常常暗自庆幸，自己有这
么多好朋友，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 试
想，还有什么比家人和朋友更重要的？ 所
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幸运和幸福
的事！ 我还有什么不知足、不快乐、不满意
的呢？

朋友，有你真好！ 愿与你一生相知、相
伴！ 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作者单位：十六局集团四公司

朋友，有你真好！
□ 王崇燕

风吹过藏北大地（组诗）

□ 陈益发

前些天背着妈妈从网上帮她“淘”了两件
衣服邮寄到家，当收到衣服的同时，妈妈唠叨
式的责备也如影随形地通过电话传了过来：
“谁让你又乱花钱了，我又不缺穿的，日子长
着呢，刚挣钱就不知道节俭。 ”其实妹妹私下
里偷偷跟我说了， 我帮她买的衣服鞋子早成
了她外出串门走亲戚的“制式装备”，她几乎
是逢人便说：“这是儿子孝顺给买的。”所以面
对妈妈“严厉”的责骂，我一边在电话这头像
个犯错的小孩子接连点头称是， 信誓旦旦地
表示类似错误绝不再犯，一边心中窃笑，又萌
动了“犯错”的想法。

妈妈的“矛盾”从她第一次流着眼泪用颤
颤巍巍的手落在犯了错误的我身上的时候，
就在我心中深深地打上了问号，烙上了印子：
既然狠心要打我，为何还哭呢？ 自那以后，渐
渐地发现妈妈颠三倒四的“矛盾经”念得越来
越多了。

餐桌上， 她会说：“多吃点儿才能长个
儿。 ”当我受到鼓舞正敞开肚子吃的时候，
她不定又会说：“快别吃了，把胃撑坏了，傻
吃也能吃傻呢。 ”每天上学前，她会一遍遍
地催促：“快点儿走了，要迟到了。 ”临出门
了，她又说：“路上慢点儿走，注意安全。 ”小
时候常被她教育：“作为小男子汉， 胆子一
定要大。 ”可每次傍晚以后被同学叫上出门
时， 她又一遍遍地嘱托同行的伙伴们一定

要把我送回来，说我怕黑，因为这，我没少
跟妈妈红过脸， 至今这还是儿时伙伴们谈
论童年趣事时的“笑资”。

印象最深的“矛盾经”念在高考前。 妈妈
太想让我考好了，以至于跟我大讲要有谁家
孩子非重点不走的决心。 当年我的高考成绩
很不如意， 也许是觉得不该用先前的话来
刺激我， 她反过来安慰我说：“考得也还不
错，好歹也是二本呢。 ”可我执拗着要选择
复读，生平第一次违背了她的意愿，偷偷卷
起铺盖卷独自找学校复读了。 很快又要走
上第二次高考的“独木桥”，因为有过了一
次“滑铁卢”，所以考前特别紧张，“有什么
可紧张的，你要向我学习，看我就不知道
什么叫紧张。 ”妈妈说着还摆出一副轻松
的姿态。 可我明明看见她又悄悄转过身
去，双掌合十，嘴里还念念有词，无比虔诚
地向“菩萨”、“老奶奶”等她心中的神灵祈
祷保佑。 复读这一年，她心底饱受折磨的
爱怜都被鬓角的银丝、眼角的鱼纹悄悄出
卖了。 现在每逢高考季，妈妈总是无比轻
松地说：“今年咱家无考生。 ”“参加高考的
是我，您那么紧张干吗呀？ ”此时，我总会
这样逗她， 妈妈略加沉思后总是一句话：
“因为我是你妈。 ”难道还有比这更朴素、
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吗？

上了大学，再后来又上了班，离家的距离

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在家呆的时
间越来越短，尤其是像“端午”、“中秋”这样讲
求团圆的节日里， 常常会因为工作等原因回
不了家。这时候，我会满怀歉意地打电话给妈
妈解释缘由，听完我的理由，她总是故作慷慨
地说：“男儿当志在四方，想家的都是小孩子，
不比从前了， 给公家上班就理应把心放在工
作上。”真不晓得是什么让她支撑起了这般说
话的底气。

家中每年的团圆饭各有各的风味， 但缺
少了我的团圆景象却是相似的，爸爸、妹妹的
生动描述早让我入心入脑了。 吃着饭妈妈总
会突然跟爸爸说：“今天过节， 也不知道你们
公子是跟谁一块儿过。”一会儿又扭转头对妹
妹讲：“你猜你哥今天会吃点儿啥？”一会儿还
会自言自语似地说：“要是儿子也回家， 一家
四口就聚齐了。”每当妈妈的讲话这样的絮絮
叨叨时， 爸爸总要批评她：“要是想了就打个
电话呗，多方便呢。 ”“算了，这孩子从小心理
就敏感，别让他猜出我想他了，要是影响了他
工作我更不安心了。 ”其实，妈妈内心的这些
“小九九”我又何尝不知呢。

听说山区老家现在早晚的最低气温已
经零度以下了， 要不再给爸爸妈妈都添件
羽绒服吧， 哪怕会受到妈妈更严厉的“责
骂”。 面对家乡的方向，我暗自寻思。

作者单位：十八局集团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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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朋

若不是这次父亲病急，我怎么
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竟对父亲一无
所知。

匆匆赶到病房的时候，父亲还
在昏睡着。 脸颊深陷，好像用力吸
着双颊，颧骨分明，眉头紧蹙，额头
的五线谱和眼角的纹路被岁月雕
琢得深刻而久远， 头发长而油腻，
全身一股汗臭味。他穿着灰白相间
的病服， 盖着白色略潮的被单，脚
趾露在外面，双脚的大趾、二趾都
已乌黑发青。 鼻子上插着氧气管，
左手输着青霉素， 右手打着安定。
柜子旁边放着监测仪，除了血压低
其余皆正常。

突然伴着“哎哟———呵”的一
声叫喊， 父亲面目狰狞双眉锁紧，
脸上的沟壑愈加纵横，双臂用尽全
身力气上举，拳头紧握，血管筋脉
暴起，全身颤抖着，母亲急忙“啪、
啪、啪、啪”有节奏地捶打着他的脊
梁骨。

姐姐拉着父亲的手说：“爸，放
松点，忍忍就好了。 ”父亲挣扎了两
分钟左右，疼痛才稍减，又昏迷了
过去。

比起疼痛，倒宁愿让他昏睡。
我轻轻地喊了声：“爸，爸，我回
来了！ ”我的右手拉着他的右手，
左手抚摸着他深锁的眉心，想要
将这褶皱抚平，可似乎怎么也抚
慰不了。

父亲慢慢地撩起眼皮，挤出一
条缝，很快就闭上了。 母亲说：“二
女儿回来了，醒醒别睡了。 ”

父亲再次撩开沉重而疲惫的
眼帘，仿佛几十年间的瞌睡要在此
时才能睡够， 他用微弱的声音说：
“哦，回来了。 ”

接着意识又朦胧起来了。没过
几分钟， 又开始抽得前胸后背疼，
呻吟不已。

想来至少有十几年了， 没有
和父亲拉过手， 没有端详过他的
脸，没有一起肩并肩散步。唯一回
家说得最多的就是：“爸 ， 吃饭
了。”因为他永远是最后一个坐到
饭桌前。

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手掌
很硬、很糙，掌纹很粗、很深，老茧
磨得我掌心不舒服，手指明显变了
形，微蜷，关节处粗大，指甲扁平，
呈青灰色，整体看着很不协调。 就
是这双饱经风霜的大手，抚育了我
们姐弟三人成年。

握着父亲熟悉而又陌生的
手，看着这张亲切的脸和瘦弱的
躯干，突然间发现我对父亲知之
甚少。 父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
小，但并不因此而受宠。 打小听
话懂事、勤奋好学。 17 岁高考落
榜，次年补习。 据父亲讲，他正在
学校上课， 爷爷说奶奶病危，就
空手回家被迫辍学。 时日不长，
奶奶病逝。 自此父亲便开启了教
师生涯，21 岁与母亲相亲而婚。
后迫于生计转政，走上了公务员
之路， 直至 50 岁退休。 工作 30
年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听母
亲讲，父亲常常把学生作业拿回
家里来改直到深夜，经常在山区
爆发滑坡、 泥石流时默默值夜
班。 我也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父

亲的“优秀班主任 ”、“优秀教
师”、“先进党员”、“优秀干部”等
等证书。 那时候，证书上的烫金
字时刻鞭策着我们姐弟要好好
学习，超越父亲。

他从来没打过我，偶尔气急骂
一两句， 无非是因为小时候不听
话， 看电视太久或者睡懒觉之类
的。 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和父亲
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心灵沟通，甚
至从来都没有汇报过我的思想、工
作情况，只是一句“好着哩”敷衍了
事。我也不知道父亲前半生都经历
过些什么苦难的事情，只从母亲嘴
里知道父亲不易！

想到这些，我突然觉得自己愧
为人女，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有爱却
深埋心底， 不曾表达也不曾回报。
也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病魔，让我知
道父亲于我们这个家、于我有多么
重要。

如果说母亲的爱像太阳的
光芒，暖在心窝 ，那么父亲给予
我的爱更像月亮的光辉 ， 温婉
而宁静，没有喧闹 ，甚至没有只
言片语，只是背后默默地付出 ，
于无声处滋润我的心田 ， 于无
形中悄然影响着我的性格 ，照
亮踽踽前行的路 ，不再彷徨，不
再忧郁。

幸好，幸好有机会再爱。父亲，
你的后半生让我来好好爱你吧！

作者单位：二十局集团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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